
是对长安街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对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是

“一区三中心”定位的落实与体现。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CRD的提出，

』E是基于新的现实发展的需要。北京

正处于全面调整产业结构的非常重要

的历史时刻。产业结构的发展需要新

的调整，产业自身需要上层次，上台

阶，在服务业内部也需要更高的产业

提升。CRD正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从

外延向内涵转变，从粗放向集约转变

的要求，是对北京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的有效把握，有利于全面提高北京的

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从北京城市总体发展看，CRD的

提出，也是适应北京城市新的定位的

重要举措。作为国内的政治文化中心，

国际化大都市，如何构筑强大的经济

基础，积极参与全球国际化大都市的

高端竞争，进一步打造“文化北京”国

际化大都市的高端品牌形象，成为北

京面临的重要问题。CRD的提出，选

择了一条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科

技文化化与文化科技化的高端发展路

线。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

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先进的高科技作

为强大支撑，发展休闲娱乐产业具有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北京作为宜居

城市，也需要全面提升城市生活的舒

适度，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全世

界的创意人才。这一思路的提出，完

全符合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

思路和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

可以预见，随着首钢搬迁调整和

石景山打造休闲娱乐中心区进程的加

快，未来的石景山区将成为娱乐形象

鲜明，时尚氛围浓郁，文化品位高雅，

新兴产业集聚，创新能力强劲，城区

个性彰显，人与自然相协调，经济和

社会发展相促进的现代、绿色、文明

的首都新城区。G

(责任编辑江宗盟)

琉璃厂。一片文化的沃主。

就是这片沃±，哺育了一代代学子。

就是这片文化沃土，托举起中国近二三百年闰多少文化与科技巨匠。

寻根说故琉璃厂 袁家方
“文化创意产业”近成热门话题。据报载，北京已经形成10个文化创意产业

聚集区，将建八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6月2日，文化部公布首批518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有13项晋升“国家级”，琉璃厂的厂旬庙会和荣宝斋木

版水印技艺名列其中。

北京迄今为止公布的两批共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里，琉璃厂东、西两

街亦在其中。

琉璃厂再一次吸引“眼球”。

琉璃厂曾经有怎样的“文化”，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她该怎样被“保护”，

又将怎样“创意”而去发展出产业来?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不由得人们不去再

做探寻、思索、琢磨⋯⋯

琉璃厂地名说故

琉璃厂的得名，始于元代建大都城时。据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元代建

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

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这个记载告诉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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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地名起始于元代；

——当年琉璃厂烧制琉璃瓦件的原材料，出自三家店。今天门头沟琉璃渠尚

有遗址，且仍有烧制琉璃瓦器的琉璃厂；

——在元代，西山曾有河道可以通船运输物料到琉璃厂。

厂旬的得名，我以为是先自民间俗称，其词义指的是琉璃厂里一个大的空

场。清时，位于今东城灯市口的灯市挪到琉璃厂等地，春节时人们的逛灯市便简

称为“逛厂甸”，久而久之，俗成约定，厂旬便特指和平门外，从西河沿到琉璃

厂十字路口一带。

孙殿起先生《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有据清乾隆时内府所制京师地图绘制的

一幅琉璃厂示意图。该图的说明中说到琉璃厂的四至为：“北至西河沿，南到庄

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到南、北柳巷”。从图中还可见当

时东西琉璃厂一带，建筑较为密集，其南北则各有大片空场。烧制琉璃瓦件，不

但要有窑，还需大片空地放置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故被称为“厂旬”或

“窑旬”，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清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中写道：“下午复游厂

市，至窑旬中，旁有吕祖祠，妇女烧香者尤众。前者有小石桥，已陷土中，俗名

厂桥，盖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

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

脉流通。今皆久成平陆，并凉水河亦久迷其处。”从这段文字可见，曾有将厂甸

地方称为“窑旬”的，这或也是在言其宽敞。另外，琉璃厂一带还曾有“厂桥”

的“地名”说法。及至民国初年，改明沟为暗沟，石桥废了，厂桥的名称也随之

湮灭。但“厂甸”却因了灯市流传下来。

在北京人的观念里，“厂旬”一般特指春节时的灯市，也有称“厂市”的。上

引李慈铭日记中，便提到“厂市”。便是在日常，也时有把“逛琉璃厂”称之为

“逛厂旬”的，可见厂甸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之高。

琉璃厂——学问引发的文化街

北京的书市，有文献可考的，当以明代大明门前的为最早。其位置在正阳门

内，中华门(约在今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的地方)前偏右。每届科举会试，总有

书市并文房四宝、日用百货等摊点列干考场前。

据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中记载：“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

之外，及拱宸门之西(今毛主席纪念堂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考)场

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瀚(一作“浣”。下浣——阴历每月

二十一至三十日)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

所在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明嘉靖年间，为安排进京赶考的举子住宿，会馆在正阳门外两侧出现。与此

相对应的，则有书市在大明门附近，包括西河沿、打磨厂一带。至于在城隍庙和

灯市的书市，则因为那是明代京师生活中东西两大名“市”之故。今灯市口仍有

家中国书店，或者是当年灯市的一种特殊的城市“记忆”。

明末清初，都城隍庙遭大火。其后书市南移慈仁寺，即今天广安门内的报国

寺(寺为辽金时报国寺的旧地，明成化初，更名为大报国慈仁寺)，每月的初一、

十五和二十五有集，也有百货云集，并附有花市。

顺治进士、刑部尚书王士稹

(1634～171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

城(今柯台)人。其人品、学问在士

人举子中极负盛名，门生甚众，影响

很大。很多人一如今日的“追星族”，

渴望拜谒而不得。或有人告诉：“此易

尔，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

必相见矣”。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便曾

在一首诗的自注中写有“渔洋(指王

士稹)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1_=庙

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之语。

报国寺里摊贩与顾客讨价，要想

卖个好价钱，也会提到“此书经新城

王先生(王士稹)鉴赏过”，或者“这

件古玩经冢宰商丘宋仲(举)先生鉴

赏过。对方听到被这两位古籍、古玩

大家都鉴定过的，便会绝对相信其物

之真其价之实。

这两则故事说明当时京师士子学

人与报国寺书市关系之密切，且一些

名家在书市所享有的权威、盛誉。京

师的书市成了学问切磋、文化交流等

的“中心”所在。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

震后，慈仁寺逐渐衰落。花市迁往附

近的土地庙(今宣武医院一带)，书市

和古玩市移往琉璃厂。

大约在康熙后期，年初的灯市由

内城改在琉璃厂的厂甸，琉璃厂渐次

发达起来。

乾隆时，各地在北京外城建会馆

已成风气。不单各省争建会馆，便是

大县也建馆，以致外城房屋基地价格

腾贵。

一方面是清初“满汉分城而居”，

汉族高官们纷纷在宣南一带安家落

户；另一方面，会馆蜂起，又使琉璃

厂附近有大批士子云集。他们之间“以

文会友”，交往酬酢，更激发、促进了

琉璃厂文化商业的发育、发展。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开

馆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编纂出我国最大一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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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年间，或为官方征集，或为书商

采购，天下典籍潮水般汇聚京城，涌

向琉璃厂。也就在这时，琉璃厂发展

成为京城赫赫有名的文化街市。

当时的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

在其所著《复初斋文集》中写道：“乾

隆癸巳，开四库馆，⋯⋯每日清晨，诸

臣入(翰林)院，设大厨供茶饭，午

后归寓，各以所校某书应考某典，详

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

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

萃堂为最”。翰林院的四库编修们到琉

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成

了那时一个特殊的街景。

其后百余年，及至清末时的京城

官员们，仍然在退朝后或休息日里，常

常不约而同地到琉璃厂寻书搜宝，竞

日方归。甚至还有人寻得好书，却一

时囊中羞涩，竞就典当随身衣物买书

的。嘉庆年潘际云清芬堂集琉璃厂诗

云：“细雨无尘架小车，厂桥东畔晚行

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

书”。诗中便生动地描写到书童与车夫

悄悄耳语：今天车上那主儿别为了买

书，又把春衣典给当铺。

辛亥革命后，科举废，新学兴，琉

璃厂书市也与时俱进，紧跟社会、市场

的变化。一方面是一些卖旧书和碑帖

的，“仍承袭乾嘉以来讲风雅与讲朴学

之风气”，与顾客交流、切磋着古籍的

版本、校读、刻印，抑或碑帖的宋拓还

是明拓，是原刻还是翻刻等等。书铺老

板、店员的学养识见，往往让顾客惊

讶、钦佩，更增添了书店的厚重、深沉。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学校的兴起，又有

一批书店转营教材及各类新书，包括

国外学术及文学、历史等领域书籍的

译本等。当时北京乃至北方数省学校

书籍，大都出自琉璃厂书店。

不管书店经营方向与内容有了怎

样的变化，但待客的风格依然如故。正

如瞿蜕园“北游录话》中所说，琉璃

厂在当时便是一个大的“公共图书

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三五间窗明几净之屋”，

人们在其中，或寻书觅帖，或彼此论书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

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

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中便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於今受其

赐着，琉璃厂之书肆是矣”。

即便是到了今天，虽说有了分布北京各处的大书店、书城，也还有不少人到

琉璃厂寻书觅宝，还总有人带着晚辈逛琉璃厂，称之为给孩子们传统文化的启

蒙、熏陶。

厂甸——京师春节的文化狂欢

今年6月初，北京的厂甸庙会与我国的春节一起被列入首批518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什么北京一个厂甸庙会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怎的它就这么“金

贵”?

我以为个中道理大要有二：

一是厂旬庙会历史悠久。

厂甸庙会——起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绵延至今近400余年。

它是北京春节时一个隆重的集市，它是北京民俗中一大重要内容。

明代的灯市，起初在今东城区的灯市口。嘉靖年间，为皇宫的安全等，灯市

移到琉璃厂、花市及正阳门外等处。

康熙十八年(1679年)，慈仁寺遭地震破坏后，以书籍文玩为特色的庙市移

到琉璃厂。琉璃厂有个火神庙，每年正月初三至十六日，庙会兴旺。附近还有真

武庙、延寿寺等古刹也在这段时间开庙。

官办的灯市加上寺院的庙会，“逛厂旬”便成了在京城人春节生活中一大重

要内容。

到了乾隆时，文化街的兴起，更使这里的年初灯市如火上浇油，一下子热闹

起来。随着发展，厂旬的“庙会”味道越来越淡，甚至到了晚近，城市的发展变

迁，庙渐次地没了，“庙会”却流传下来，“灯市”也被约定俗成为“庙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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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厂旬庙会”成了北京人岁首一种

特殊的聚会、特殊的文化娱乐活动。

据《帝京岁时纪胜》(1758年刊印)

记载，乾隆时的厂句庙会，“每於新正

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

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

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

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据1931年春节厂旬大略统计，有

商贩一千余户，其中古玩玉器300余

户，玩具类200余户，用品类100余户，

其他200余户。

抗战胜利后的厂甸，虽“残灯末

庙”萧条冷落，但逛厂甸的人次仍在20

万左右，是当时北京人口的五分之一。

1963年的厂旬规模最大，货摊从

和平门护城河桥头， ·直摆到虎坊桥

十字路口，游人高达400万人次。

二是厂旬庙会文化内容丰富多样，

被称为“文市”，实则是北京的春节大

狂欢。

厂甸，一般从旧历的正月初二开

到正月十六，凡十五日。除了琉璃厂

自身的店铺外，在这里的空场和街巷

胡同两旁，还搭起了许多彩棚。和一

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旬以书籍、字

画、古玩、纸墨笔砚等为主角，因而

被称为“文市”。

孙殿起先生在其《琉璃厂小志》

中，记述了1936年春节厂甸摊商门类

与分布情况便是明证。他说：海王村

公园为厂甸市集的中心。厂东门的火

神庙，更是游厂甸人们所必至。在海

王村公园里面，南边是玩具摊，古玩

摊多在北边。环绕海王村公园的，北

边是风筝摊，东北是乐器摊。南是食

品摊。南新华街上则有画棚、书画摊、

鲜花摊等。珠宝玉器摊多在火神庙内。

与此同时，琉璃厂各书店等照常营业。

更添节日情趣的是，厂甸汇聚了

北京及近畿著名的民间手工艺品，有

20余种。如“毛猴”，即用中药辛夷、

蝉蜕做成的猴子造型。蜡制瓜果梨桃，

放在果盘里，几可乱真。还有蜡制的小鸭子、青蛙等，可放在水中赏玩。如琉璃

片、玻璃鱼缸等琉璃制品。还有风筝、空竹、面人、泥人、鬃人、剪纸、绒花，

竹木制的刀枪剑戟，小腰鼓及微型的镲、锣等铜响器等等。口琴及箫笛胡琴等乐

器也在厂旬销售火爆。

在厂旬，各种民间传统小吃大行干市。如艾窝窝、驴打滚、年糕、扒糕、茶

汤、豌豆黄、豌豆粥、棉花丝、豆汁、爆肚、煎灌肠等。似乎没吃传统小吃，就

不算是逛厂甸了。

在厂甸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人流中，多少人高擎着火红的大糖葫芦，“忽

悠”着嘎嘎欢唱的风车，一片喜气洋洋， ·片春风得意。也有人或夹着刚刚淘到

的书籍，或提着着新置办下的纸笔砚墨，匆匆而去，带着悄悄的欢喜。更有人围

聚在画棚、字画摊前，品味着或者与人低语着，念叨着什么玄机奥秘。书店里，

则一片静谧，人们沉入故纸堆里披沙淘金⋯⋯空中传来四九城此起彼伏鞭炮的炸

响，为逛厂旬的人们鼓噪、助j、∈。不时，还会有谁家的鸽子飞上蓝天，拖曳着鸽

哨悠悠的鸣响，洒下春天的欢唱。

所有这一切，都给北京人的新春佧节，增添了无尽欢快的文化内容与情趣。

这是一个北京独有的特殊集市，是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社会所有阶层的

人们共庆新春的文化大聚会、大联欢。

藏民族在春节，有个隆重的“晒大佛”仪礼。将崇敬的佛像抬到山坡卜，展

示在阳光下，顶礼膜拜。

在北京，春节，各行各业各界各族的人们，在一年的起始，将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高高擎起，展示欣赏，顶礼膜拜，宣扬播洒。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聚会，民

族文化的大聚会大狂欢。

北京，天子脚下，首善之区，五方杂居，人才荟萃，就荟萃出创造出⋯，条“琉

璃厂”文化街、一一个“厂甸”年节文化集市，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北

京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人贡献!

琉璃厂——北京曾经的“文化创意产业”地

说琉璃厂是名人、名店、名家、名书、名品“五名荟萃”，一点儿也不为过。

但这里却很不讲“派头”，不以貌取人，倒很讲究求学、治学、治、业的虚怀若谷。

很多关于琉璃厂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讲到那里店铺简朴的门面，雅静的环

境、气氛。但就在这不显山露水的斋、阁里，那老板、伙计就可能是个古籍版本

大王、期刊专家、书画鉴赏譬家、占玩鉴定家、制笔世家、制墨名家、镌刻家、

书画装裱整修专家，或者是著名的著作家、书法家、国画大师、收藏家⋯⋯，就

连在这儿卖酸梅汤、豆汁儿的，都是北京有名的“信远斋”、“豆汁张”。

近人夏仁虎在其所著《旧京琐记》中，记载清光绪戊戌(1898年)以后的琉

璃厂时说：“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

精，往往过于士夫，余}居其间，恒谓此中市佣亦带数分书卷气，益能识字，亦

彬彬有礼。”

通学斋书店的孙殿起先生，著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清代禁毁

书目(补遗)”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等，仅从“书名”，就能看出其术业“专攻”

的特点来。此外，他费时数十载，辑撰出数十万字的“琉璃厂小志”，记述了琉

璃厂书业的沿革、变迁，各店特长特点，以及厂甸风光、名人故居等，已成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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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邓

之诚，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

右任、陈师曾、林琴南等，还有离我

们很近的老舍、邓拓、吴晗、廖沫沙，

翦伯赞、启功、白寿彝⋯⋯，数不清

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就

曾经穿过琉璃厂狭小而幽深的街道，

在那些古朴的店铺里寻书访宝。也正

是从这里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

深的精髓血脉而融会贯通，并在与世

界广泛的交流中，他们又把祖国文化、

科技，推向更新更高更为丰富的境界、

水平。

琉璃厂文化街的书店，居然能从

清初起历三百余年，成为京城图书及

相关文化商品流转的中心，这已经是

京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商业发展史上一大奇迹了。其经营风

松筠阁的店主刘际唐与刘殿文父子二人，先后被称为琉璃厂“期刊大王”。 格与特点还拓展到东安市场、西单商

1921年时，刘际唐注意到有人寻找各种杂志，从此便开始搜求别人不屑。顾的 场等的书店，影响到北京书业经营管

旧杂志，再配成整套出售，还曾自己编纂了一个12册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 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到北京“京

积年累月的努力，松筠阁以杂志为专业，在琉璃厂独树一帜。行里人送给刘殿文 味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就更是

一个“杂志大王”的雅号。他辞tH=后，长子刘广振继承父业，又成为第一：代杂志 北京商业发展上奇迹中的奇迹了。

大王。 但更重要的是，它竞于无形中养

解放前，吴晓铃、郑振铎、刘半农、刘景超等学者常到松筠阁“淘换”旧期 成许多爱读书的人，于无形中养成北

刊旧报纸。唐j燮先生也经常把所要期刊开Ⅲ目录交给刘广振，刘总会很快配齐送 京的学术气氛，并托举出中国近代史

过去。收集全《晨报副刊》是唐先生多年的愿望，在他去世前，刘广振终于影印 上数不尽的文化巨匠、科技大家和各

配全，了却了唐先生的一大心愿。唐驶先生曾说，“没有琉璃厂，便没有我鲁迅 级各类学校的名师。这便超出了一般

研究的成果”。 商业街或商业的范围，而影响到一个

尊古斋(后为通古斋)的黄伯川、黄镜涵父子都是青铜器鉴定家、金文考证家。 城市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且至今

黄伯川著有《衡斋金石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阁》十数部著作，共112卷。黄 依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人们心目中，

镜涵在五十年代曾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考古顾问。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誉度。

萃文阁的魏长青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金石篆刻家，曾与弟子徐柏涛为 琉璃厂是人民大众的。她朴实无

人民英雄纪念碑镌刻毛主席题词及周总理撰写的碑文。 华，很平民，没有贵族气；但又很庄

琉璃厂真是有难能数清的名字号和“术业有专攻”的名人。他们靠着自己的 重、典雅，如博学、循循善诱的良师

创造力、技巧、天赋，把图书、书画及古玩的经营，推演到高超的专业水准。他 益友。琉璃厂是一片“文化沃土”。她

们是出色的知识信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 哺育了一代代学子，她托举起中国

向，并使之与商业相结合，从而，与各领域多门类的专家学者直接“对话”、服 近二三百年间多少文化与科技巨匠。

务。以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多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是说赖以 倘然琉璃厂“历史文化保护区”能

琉璃厂的书籍和书商们，他们才得安学问之身立学问之命。 保护出这样的“历史文化”，倘然琉璃

其实，在琉璃厂文化街披沙淘金，攻读钻研，留下足迹的文人学子，何止千 厂“文化产业园区”圆出这样的味道

万。其中，从清乾隆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迄今的学界名人乃至科学、文化巨 和魅力来，就到位了。e

匠，如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吴大澈，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再及李 (责任编辑薄茹)

大钊、朱自清、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吴承仕、黎锦熙、陈垣、傅种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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